
C15责任编辑 何海宁 助理编辑 袁端端 实习生 廖钰娴 2013.10.17

◤25年——一个国际研究小组
发现了有史以来最快的动物灭
绝速率，“杀手”便是水库。

南方周末记者 袁端端
南方周末实习生 李一帆

1987 年，泰国秀澜（Chiew
Larn）水库建成，库区120个岛上
有超过14种小型哺乳动物。

5年后，面积10公顷以下的
岛上，小型哺乳动物几乎灭绝。

25年后，面积56公顷以下的
岛上，仅剩下唯一的入侵物种
——马来田鼠。

这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卢克·
吉普森（luke·Gibson）博士牵头

的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在长达25
年时间里，对泰国南部的秀澜水
库库区持续观测后得出的结论。
2013年9月28日，这篇《森林碎
片化25年后，小型哺乳动物几近
灭绝》的研究报告刊登在美国《科
学》（Science）杂志上。

这样的灭绝速率是有史以来
发现最快的。一位审稿人的评语
是：读者们，系好安全带，做好被
震撼的准备吧！

因优美的石灰岩地貌，秀澜
水库库区被誉为“泰国小桂林”，
而现在，卢克面对的是一个他称
之为“生态末日般的结果”。

水电项目数量和规模均居世
界第一的中国，也正面临着严重
的生态挑战。最近，《2013长江
上游联合科考报告》发布，长江里

原有175种特有物种，近四五年
来，消失了一半。金沙江段密集
的水电开发，被认为导致大量鱼
类栖息地遭到破坏和丧失。

遗憾的是，中国研究者极少
把目光投向哺乳动物和其他生物
类群。“对于水库的生态影响，国
内主要是研究洄游性鱼类，对陆
地关注不多。”华东师范大学环境
科学系教授陈小勇一直在研究千
岛湖区植物种群多样性的变化。
在他看来，千岛湖也在发生着相
似的情景——湖区岛上的哺乳动
物也仅剩下老鼠了。

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该研究
的第一作者卢克·吉普森和另一
作者、中山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
何芳良。

南方周末：论文发表之后，是
否引起了争论？

卢克·吉普森：目前没有什么
争论，泰国政府还没有回应，但是
其他机构，尤其是世界自然基金
会已经高度重视我们的研究，将
其作为另一个已经规划好的夜旺
（Mae Wong）水坝的“前车之
鉴”，他们呼吁泰国政府高度重视
这项研究，以避免新建的水坝破
坏生物可持续发展。

南方周末：你们是如何进行调
查的？

卢克·吉普森：我们用诱捕断
面法调查水库中的16个大小岛
屿上动物种群的变化情况。我们
在每个断面上放置10个诱捕笼
和4个箱式猎捕器，诱捕笼每隔
15米放一个，箱式猎捕器每隔45
米放一个，用铁丝绑到树干上，离
地1至2米，诱饵是涂了花生酱的

香蕉和椰子，主要目标是小型哺
乳动物。

2012-2013年的最近一次调
查，我们在第一个10公顷的岛屿
上守了一个星期，只捉到了马来田
鼠 ，令 人 震 惊 ！ 因 为 在
1992-1994年最初的调查中，大
型岛屿（10-56公顷）上有7-12种
小型哺乳动物，这和在水库周围森
林发现的数量差不多。当时我不
知道这种变化会不会在水库其他
岛屿上出现，结果确实出现了——
在接下来的调查中，几乎所有岛屿
都只剩下这种老鼠。这出乎所有
人的预料，但确实发生了。

南方周末：你们为什么这么吃
惊？

卢克·吉普森：因为我们观察
到的灭绝速度是有史以来最快
的。岛上一半物种消失的平均时
间仅是14年，而且大岛上的时间
要远比小岛短。

何芳良：我最吃惊是大岛和
小岛物种消失的速度和我们原先
预期的完全相反。我们原以为大
岛会慢一些，事实上是更快。这
是因为大岛上原有的物种更多，
受到的冲击更大。

南方周末：是不是可以说，由
于水库的出现导致了岛上物种灭绝？

卢克·吉普森：是的。水库中
的各岛以前是大片森林的一部
分，但水库硬是将这些岛屿和周
围的森林隔离开来。

岛上哺乳动物灭绝有两个原
因。首先，许多本地物种需要足
够大的栖息地来维持族群活力，
水库建立使得森林破碎成小岛，
它们不可能在水库的小岛上生存

下来。其次，入侵物种通过抢占
本地物种的食物资源，取代了本
地物种。其他因素对这些动物的
灭绝影响非常小。我们在库区周
边森林大陆也开展了平行调查，
并没有发现类似的减少。

何芳良：我们的研究证明了
水库建立和当地生物灭绝的关联
性。水库带来的不光是对河流的
影响，同时会改变陆地上的生物
多样性，一些生物的栖息地会丧
失，进而一些物种会局部消失。
这种影响甚至会彻底改变岛上的
食物链。

中国的新安江水库建成后，
周围形成了一千多个岛屿。三峡
水库库区蓄水后，也在库区内形
成了大小不等的岛屿或半岛。这
些天然实验室可以为人们提供一
个观察物种灭绝变化的场所。

南方周末：正如秀澜水库一
样，中国的新安江水库也形成了大大
小小数千个岛屿，也可能发生类似的
现象吗？

卢克·吉普森：我认为我们的
研究结果可以应用于其他地区，
但因为几个重要特征的差异，灭
绝的速率也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最重要的特性之一是侵入物种的
存在，如果有入侵物种，灭绝速度
可能会快很多。

何芳良：是的，毫不奇怪会发
生，我们的结论可以适用于其他
地方。但我并没有看到在国内有
这样的研究。新安江水库是
1950年代建成的，从生态学角度
来说，现在才开始观测已经太晚
了。我们缺乏本底数据，很难做
出对比，无法作科学推论，我们的

研究水平就很难提得上去。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中国对

水库带来的生态影响的研究还有哪
些不足？

何芳良：在国内，水库研究
大都是被看成是工程问题。我
们的生态学研究与国外有不少
差距，最大的差距是缺乏系统性
和长期性，很多研究都是短平
快。举个例子来说，加拿大的大
学，几乎每一个生物系都有一个
野外生物试验站，投入几千万，
设施齐全，研究者可以常年住在
那里，中国的大学极少有这样的
野外设施。生物数据不可能在
短时间内积累起来。例如我们
研究气候变化对树木的影响，就
会每年去测量同一棵树，持续数
年甚至几十年。可惜的是，在国
内这样的研究没有受到足够的
重视，很少有人愿意等几十年后
出成果，国内的评价体系也不允
许这样做。

南方周末：我们能从你们的研
究中获得什么启发？

卢克·吉普森：我们的研究
结果在警示，生物多样性从碎片
化的森林岛屿中消失很迅速。
如果我们不采取行动，高度碎片
化地区的物种可能将消失。有两
种解决方案，首先，我们必须保护
未受侵扰的原始森林不被农业扩
张和其他人类活动所侵蚀。其
次，我们需要在碎片化严重的地
区恢复和森林的连接，而且要马
上来做。如果我们希望现存的生
物多样性能够保持到下个世纪，
现在必须采取行动，将损失降到
最低。

水库建成时，生态末日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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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吉普森（luke·Gibson）

何芳良

南方周末记者 汪韬

打个响指，就能召来一台小
型直升机，给头顶的空气质量播
放一段应景的哨声；

踩健身自行车，产生的电力
马上能净化房间里的空气；

养一只吃空气的电子宠
物，空气好就吃得饱，空气差还
得靠别人救济；

……
这些听起来很酷的设计创

意来自一群“创客”——外企市
场营销员、程序员、美院大学生、
设计师等。他们喜欢用苹果电
脑，崇拜乔布斯，尽管不太懂
PM2.5，但他们的信条是设计改
变生活，包括糟糕的北京空气。

2013年9月28-29日，这群
原本应该属于设计圈的人聚集在

“交互北京”创意大赛上，跨界玩转
北京空气。

“没有人会问为什么，因为人
人都知道北京的空气问题。”“交
互北京”工作人员高宏伟说。

除了憋气，还能做什么？
51秒16毫秒。神情凝重的

保安长吁一口气。
这是一场憋气的行为艺术。

费俊邀请观众来憋气，这名会场
保安成了最能憋气的人。

这是9月28日“交互北京”创
意大赛的开场视频。如果不能屏住
呼吸，面对北京的雾霾，我们还能做
什么？

这正是费俊想回答的问题。
从2013年 7月开始，这名“交互
北京”发起人、中央美术学院副教
授便邀请跨界人士合作，主题是

“我们的空气，我们的责任”。
“交互北京”在7月、9月举办

了两次“创客马拉松”——48小时
的头脑风暴，创客们互相碰撞火
花。诞生的方案有 7个进入决
赛。尽管大赛还发布了征集令，但
应征的只是一个号召垂直绿化的
丹麦团队。9月28日是创意展示，
29日评选冠军。

28日，一场充满设计感的小众
秀。长头发、花衣服的丹麦男士邀
请了一位酒吧吉他手来助兴。大
大的草绿色海报上，空气“air”被改
成“a！r”，感叹号表示警醒。舞台

上堆满了象征PM2.5的黑色气球，
最大的一只写着“河北保定，PM2.5

587，AQI 784”。
如何让冷冰冰的空气质量

数据变得亲民？这个政府部门
没有解决的问题，在这里开始有
了答案。

最终夺冠的“空气宠物”，将
PM2.5浓度转化为宠物的食物，空
气质量越好，这只橙黄色的“气
萌芯”就吃得越饱，玩家们可以
相互救济。这款游戏的初期对
象是妈妈。“因为孩子是易感人
群，妈妈更关注空气。”组长
Brenda 说。她是一家外企的市
场营销员。

和“空气宠物”一样把PM2.5形
象化的，还有“空气表情”、“CL‐
air”（聪明的云）。“空气表情”是一款
让用户猜测PM2.5值的手机应用，
和实测数据对比后，玩家可以获得

“击败了××%”的评价。“CL‐
air”会随着PM2.5浓度增大，从绿变
红，绿色出行的人会被“赞”，赢取
上街溜“云”的权力。

另外3个项目更富浪漫主义
色彩。“空哨”源自老北京胡同的
鸽哨；“恶之花”是受法国诗人波
德莱尔的启发，一个可穿戴的花
朵在PM2.5过高时盛开，也可净化
空气；“Let's MASK”则是给任何
人或物戴上口罩，如蒙娜丽莎、自
由女神、大黄鸭。

以上设计基本上都在48小时
头脑风暴中诞生，而“空气银行”则
有环保组织创绿中心的研究项目
作为基础，希望用户通过调节存款
来抵制贷款给煤炭工业的银行。

把大象搬走
创客们并不是为了简单的好

玩。
“屋子有一头大象，明明很大

的问题，却只能假装看不到它。”
空气宠物小组的朱轶凡深有感
触。这个冠军小组从一开始就着
力解决这个困境：空气污染和我
是什么关系，我能怎么做？

“发现-教育-整治”，这是空
气宠物小组的解决步骤：妈妈像
养孩子一样养宠物，了解空气污
染知识，出售养大的宠物，得到公
益基金来治理空气。

类似的“启示-启发-启动”，
也是“交互北京”的理念。

2013年是“交互北京”举办的
第三年，第一年是纯学术讨论，第
二年是没有明确主题的比赛。
2013年，空气、水和食品安全等热
点问题被列出来，空气最终当选。

组织者费俊和高宏伟也被

“卷”了进来。“不参与对不起自
己。”费俊说。在第一次“创客马
拉松”中，盘旋在他脑中两年的

“鸽哨”想法突然蹦了出来。
1988年，费俊还是中央美院

的学生，他常常趴在宿舍窗边，看
灰色的胡同、灰色的天空和灰色
的鸽子。鸽哨拴在鸽子尾巴上，
像笙一样，气流穿过时，发出“城
市的声音”。

“城市的声音”可以转化为
“空气的哀鸣”。“空气污染严重
时，鸽子在空中遭受痛苦，空哨的
声音就从唯美变为凄美，像哨兵
一样起着警示作用。”费俊将鸽哨
转化为空哨，并赋予艺术外的涵
义，“动物对地震有反应，对污染
的空气也有反应”。

想法诞生后，项目组的同学
跑遍北京城，却难找到鸽子。最后
只好用遥控的直升机代替鸽子，声
音通过蓝牙发送到飞机上。虽然
还想出了太阳能发电的主意，但问
题也随之而来：雾霾时太阳能还能
发电吗？

尽管诸多似乎不着调的奇思
妙想，但创客们都旨在提醒空气
这头“大象”的存在。

会场上，“CL‐air”还是一朵
飘不起来的塑料云。在设计者李

小磊的设想中，理想中的“云”将
会漂浮在北京三里屯、中关村等
街区，成为时尚地标，甚至兼具监
测仪的功能。

“空气表情”设计者薛岩也认
为，用户猜测并非“瞎猜”，在充满
欢乐和情感的竞赛环境下，这种

“舆论预测”将无限逼近真实值。

跨界的碰撞
尽管赛前有专家讲座，但参

赛者对于专业知识依旧不足。有
参赛者认为环保局和美国大使馆
的监测数据不同，是因为前者的
监测点设在郊区——这让在场的
一位环境科学专业观众大跌眼
镜，轻轻说了句“不靠谱”。更意
外的是，有的美院学生以为PM2.5

是下午两点五十分。
葛文彬是创绿中心的可持续

金融分析师，他发现创客们的思维
完全不同，“看问题更具批判性”，
写得少画得多，比起数据，他们更
关注手机界面的图片是连续滑动
还是一张张呈现。

中央美院学生贺凤利是空气
银行小组的组长，对于她而言，最
困难的则是理解金融知识：人、空
气、银行，八竿子打不着的东西怎
么放在一块。

不过，这种跨界碰撞，却带来
意想不到的创意。

48小时的头脑风暴后，葛文
彬的学术研究被压缩成了手机上
的一张图片，以解释“你在为多少
PM2.5埋单”。小组最后还讨论出
一个计算器：存入银行一笔钱，就
能计算这笔钱在各家银行里的
PM2.5贡献值，这样有助于用户进
行绿色选择。

葛文彬感觉课题从象牙塔里
搬了出来，他从未想过研究课题
能够制作成手机应用。

碰撞还来自场外。
Intel物联技术研究院的姜小

凡博士正在开展监测身边PM2.5浓
度的项目。相对造价动辄上万、布
点不多的官方监测站，他的研究能
获得“空气质量估计值”，成本低
廉，但可以覆盖大街小巷。

由于给“创客马拉松”提供场
地，姜的研究室意外地参加了“交
互北京”。后者也给姜的项目打
开了应用前景，“空气表情”、“空
气宠物”等项目使用的正是这些
数据。大赛之后，他们将会开展
长远的合作。

“一个人不应该局限在自己
的领域。”Brenda说自己虽然不
懂设计，但适合当产品经理，“跳

出自己的领域没有那么难。”

“15分钟约会”
“如果我买你的项目，该怎么

赚钱？”
面对这个问题，代表“空气银

行”接受培训的王宏沛“懵了”。这
是2013年9月29日，8个导师对8
个项目轮流辅导。在这“15分钟
约会”里，各个小组要面临商业模
式的拷问。

商业模式是所有项目的最大
问题。一位新媒体营销从业者在
观看了28日展示后告诉南方周末
记者，他几乎没有看到商业模式。

“八分钟约会”后，“空气银
行”想出了三个商业模式：

A：用户承诺今天不开车，获得的
积分存入虚拟储蓄盒，银行认购虚拟储
蓄，将钱投入到农村太阳能、沼气发电
项目上；

B：存款倾向于贷款给环保企
业，后者盈利抽成用于维护项目；

C：建立一套权威的绿色绩效
评级标准，类似于标准普尔指数。

不过，“空气银行”的小组成员
大都是中央美院学生，商业模式对
于他们而言，显得“很长远”。“交互
北京”也无法提供更多的资源，只有
冠军得到了8888元的孵化基金。

不过，创客们已开始迈出第一
步。Brenda现在满脑子都是时间
表，在手机应用之外，宠物胸章、小
镜子和毛绒玩具等周边产品已经完
成。薛岩的“空气表情”是大赛中第
一个上线的项目，目前已有数千的
下载量。跳出PM2.5的思路，他想将
之打造为民调平台，还可以将企业
的商标改成不同的表情。高宏伟
则 已 花 139 元 买 下 了“Let's
mask”的网络域名，他期待有100
万人上传自己戴口罩的照片。

“我们为自己创造了一个职
业。”说起项目今后的发展，费俊非常
有信心。“交互北京”的设计方案包括
三类：改变空气质量的DIY想法、产
品和小配件以及工业级解决方案。

而在会场展示的“氧泡”项目
已经收到不少反馈。有的公司也
想把写字楼里的健身房改成“氧
泡”：骑车发电-供给空气净化器-
改善空气，甚至可以建在屋顶，种
植一些蔬菜。

费俊还想举办一个“解决火
电厂煤堆问题”的国际设计大赛。
因为一名官员曾对他说，解决空气
污染可快速见效，只要给火电厂的
煤堆加上盖子就行。“但那样工人
就生活在毒气里了。”费俊说，“我
们可以召集全世界的设计师来设
计带有过滤器的智慧盖子。”

“乔粉”跨界玩空气
养空气宠物、听鸽子空哨、溜聪明的云……

在“交互北京”创意大
赛上，一名参与者正
在踩健身自行车来给
空气净化器发电。这
种展示产品比起创客
们的创意设计，属于
比较常规的。
图片由“交互北京”
提供

环境

◤创客们试图用设计来改变北京
糟糕的空气，瓶颈在于，这些天马
行空的创意如何寻找商业模式。


